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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三位头人说完，赵元福把
各部落各村报的数字加了一遍，
说：“木汝娃共抢去扎坝牛936头，
羊187只，猪54头。”

卓泥、俄叠、扎沱都有村长拿
着佛珠，根据各村所报数字掐记
相应颗数，如拨拉算盘珠。他们彼
此核对了一下，点头说：“没错。”

单戈热登急忙申辩：“你们的
牛羊是尤龅牙十三兄弟、龙灯坝
降措抢的。木汝有个娃子也叫降
措，偷了我的宝马，投奔土匪，早
被撵出部落，怎么能算到我头上！
实际上红军走后，各县匪人多多，
这县抢那县这乡抢那乡是常有的
事，怎么都算到木汝头上？说木汝
娃抢了你们成百上千的牛羊，你
们去搜，查出是谁人所抢，藏于何
处，拿出证据来。不然，即使一牛
一羊也不能赔偿！”

扎坝三头人则强调降措就是
木汝娃，与你无关那为啥专抢扎
坝不抢你木汝？还有村长起来作
证，说亲眼看见降措带路抢劫，或
说某次木汝的某人抢牛，把牧民
的藏狗砍死了。双方各执一词，大
声争吵，互不相让。

胡仁济不动声色，似听非听，
舒舒服服抠着脚丫。

格桑说：“乌鸦洗不白，石头
煮不烂，事实摆在这里。”他命管
家彭措把一个包袱放在胡仁济面
前。“杀了人就要用金子把人皮口
袋装满，木汝十三兄弟杀了我扎
沱娃巴登的大哥，这是血衣！”

胡仁济嫌脏，皱着眉，急忙挥
手让他拿开。

卓泥、俄叠的村长也纷纷出
示证据，报出被杀被打伤者某某
村多少，某某寨多少，三个部落合
计死 8 人伤 10 人。单戈热登概不
承认。

争来吵去，不觉夜已三更。胡
仁济烟瘾发了，鼻涕眼泪一齐流。
使女央宗带着仆人送来夜宵，胡
仁济先让扎西旺吉带他去烟榻。

单戈热登愁眉苦脸不断叹
息，勉强吃了半碗酸菜面块，便全
身僵硬地坐在毡子上发呆。

胡仁济吃完夜宵，收起状子，
打个哈欠，宣布道：“鸡叫两遍了，
明上午再说吧！”他做好打持久战
的准备，不着急。

第 二 天 吃 过 早 饭 ，继 续 开
会。胡仁济刚刚坐下，扎坝三头
人一齐下跪：“青天大老爷，请为
扎巴百姓做主，让木汝部落赔偿
命价！”

道孚、瞻化一带的习俗规矩
就是杀人不偿命，但须要赔偿命
价。此种命价，由全寨分担，而不
是只由凶家出。命价的标准依死
者的身份和调解人的倾向而不
同，高低之间可能相差一两倍到
十来倍。死者是土司、头人，肯定
赔得多，要用金子把人皮口袋装
满；杀了娃子赔得最少，还不如打
死一头藏狗。调解人倾向行凶者，
赔偿就定得低，而要卫护死者一
方，则把命价定高。

“请起，请起，三位本布坐下
说话。”胡仁济睨视众人，缓缓说
道：“依内地法律，凶手是必须抵
命的，但有违康地习俗，而且人
死不能复生，就是打赢官司也于
事无补，还是尊重你们的意愿赔
偿命价，以求和解。被害 8 人都是
普通农牧民，身价自然比头人、
商人要低。参照我五月份处理玉
科部落杀死朱倭村民 7 人的案
例，让汪洛头人赔了命价 4 秤，罚
款 500 元，就按此标准赔偿吧。”

扎坝三个头人点头认可，拨
拉佛珠的村长们立即掐着珠子，
进行运算。

胡仁济小九九算得又快又
精，没等村长们掐算出结果，他已
心算完毕：“朱倭案杀死 7 人赔命
价 4 秤，一秤银子折合 160 个藏
洋，平均给每人赔91块。木汝杀死
8个扎巴娃，应赔命价728个藏洋，
罚款 568 元。交现金肯定有困难，
还是以器物、牲畜作抵吧。”

所谓以器物、牲畜作抵，就是
把铜器、牛马折合现金抵钱。值二
元的铜瓢，可折价八九元，实际到
手的赔偿不多，但得到一种心理
的补偿。

一位村长单腿跪立，双手捧
着佛珠说：“县长大人，我算的是
应给每个死者赔 91.4 元，木汝杀
了 8 个扎巴娃，总共应赔命价 731
个藏洋。”

“我没算错，只是掐去了尾
数。斤斤计较！”胡仁济笑不是骂
也不是。

接下来，胡仁济与双方商议
交几成现金、几成牛马、几成铜
器。在定下来之后，再议马一匹抵
若干元，牛一匹抵若干元，明火枪
一支抵若干元，藏刀一把抵若干
元，锅一口抵若干元，马牛又分公
母、辨口齿……算来算去，讨价还
价，不仅单戈热登被算糊涂了，连
管家帕卓也忘了从大处着眼认定
事件本身的真伪，而只在牛羊锅
瓢具体折价和付多少现金上争高
论低。

不觉日过中天，早已过了吃
午饭的时候，胡仁济快刀斩乱麻，
宣布：“我们算大账，尾数都舍去。
木汝共赔偿扎坝牛 930 头，羊 180
只，猪 50 只。赔命价 700 块，受伤
者不赔银价，由部落内部在命价
里抽出一成作为补偿。另罚款500
元，直接交到县政府。就这么定
了，散会！”

双方竖起耳朵听完裁定，扎
巴人面带喜色，木汝娃气得脸色
铁青。

单戈站起来说道：“木汝保长
单戈热登不服，请俄叠本地寺庙
第冗寺的喇嘛打卦断决！”

“你把我这个县太爷搁哪儿
呐？我熬更守夜苦口婆心给你们
调解说和，听你们蛮话三背兜、背
兜三蛮话，耳朵都起茧了。现在倒
好，要去请什么喇嘛打卦断事，没
门儿！”胡仁济拉下脸呵斥，一副
官老爷作派。“今天本县长的裁
断，即为最终判决。必须在10日之
内交款，否则拿你试问！”

帕卓和木汝甲长们咚地跪
倒在地，磕头喊冤：“县长大人，
冤枉呀！”

单戈也单腿跪下说：“大人明
察秋毫，那些杀人抢劫的事多不
是木汝娃干的，请把和木汝无关
的案子分开，否则不说砍头，就是
砍腰也不能遵从照办！”

“反了吧你们！”胡仁济大怒，
用力把烟头砸到地上，火星乱跳。

木汝娃顿时收声，却把头昂
起来。单戈热登站起身，木汝娃
们也纷纷站起，眼睛齐刷刷盯着
胡仁济，眼神大胆无忌，咄咄逼
人，手指搭在腰间挂着的藏刀柄
上，一副决死相拼的架势。人高
马大七八条彪形大汉，黑森森立
着，沉默着，像一堵冰冷的墙，让
人发怵。

鲜水河峡谷有俗谚云“扎巴
娃会说，木汝娃善打”，木汝娃说
不赢会动武，天不怕，地不怕，恃
强藐法，方圆百里没人敢招惹。胡
仁济心里发怵，担心逼狠了这群
亡命徒耍横斗狠动起刀枪来，他、
赵元福、马龙三个人绝不是对手，
而扎坝的头人、村长包括格桑也
不敢出手相救。

马龙悄悄把扛在肩上的汉阳
造放下来，大背在背后。

“不管怎么说，降措是地道的
木汝娃，你怎么脱得了干系？”胡
仁济端起茶碗喝一口水，差点呛
着，咳了一下。“凡是降措和木汝
娃杀死的人，及被抢去的牛羊财
物，由木汝赔偿。其他不能确认的
抢劫指控，一笔勾销！”

胡仁济这个表态，看似公正，
实则含混。他不具体认定哪笔案
子该赔，哪些与木汝无关，让他们
按自己的想法去确定，结果双方
都接受了。

“多谢大人开恩！”单戈摊开
双手鞠躬致意。“今年木汝跟扎坝
一样遭到大旱，庄稼无收，牛羊死
亡过半，无法交付命价和罚款，请
求宽免！”

“你不要得寸进尺，我不可能
宽大无边，一再迁就。要想宽免命
价和赔偿，问问在座的扎巴娃答
不答应？”

“休想！”格桑、格绒珠杰和扎
坝的村长20多人刷地站起身来。

双方怒目相向，剑拔弩张。毕

竟扎巴娃人多势众，木汝娃不仅
人少，还踩在扎坝地皮上，真动起
手来，他们很难脱身，于是把手从
刀柄上放下来。

“都给我坐下！”胡仁济松了
一口气。“命价必须得给，抢劫的
牛羊一定要赔。就是我刚才宣布
的标准，铁板钉钉，一锤定音！交
付的时间可以推到秋收结束之
后 。我 回 巴 里 再 向 钟 特 派 员 请
示 ，要 道 孚 驻 军 罗 营 长 派 兵 剿
匪。一旦消灭十三兄弟，追回财
产 牛 羊 ，就 扣 除 木 汝 相 应 的 赔
偿。我先说在这里，剿匪成功，一
定兑现！”

胡仁济的许诺尽管是空头支
票，木汝娃和扎巴娃听着都很高
兴，会场气氛立即缓和，仿佛一道
阳光照进厅堂，一下子亮堂起来
了。胡仁济赶紧宣布：“看来没有
异议了，马上画押按手印。调解到
此结束。散会！”

他把一直挂在口头上的“审
理木汝娃抢劫案”，改口说成“调
解”，扎巴娃全没在意，单戈热登
倒注意了，但并未消解心头的怨
忿，因为这一杠子实在敲得太狠，
让木汝部落几乎丧失全部家财和
所有牛羊，彻底破产。

扎西旺吉盛情挽留胡县长吃
午饭，以表谢忱，胡仁济却想赶紧
离开这是非之地，立马启程。他虽
然知道康人甚重然诺，一经达成
协议，以往血债就一笔勾销，不会
反悔，但他信不过单戈热登，害怕
木汝娃收拾他。

果然，单戈带着甲长、土兵走
出俄叠寨门，便朝天连放三枪，

“哦——嗬嗬嗦——！”长声吆吆
吼着，呼啸而去。

胡仁济和赵元福、马龙已来
到鲜水河边，听见枪响，急忙加鞭
赶马，恨不得马上回到巴里。

单戈热登带着随从一溜烟
跑到嘎山，才勒住马。看看右手
拇 指 头 上 的 印 泥 ，噗 地 吐 上 口
水，在衣襟上擦掉，气喘吁吁地
骂道：“假公济私，公报私仇，你
不得好死！”

管家帕卓说：“老爷，就恁样
算了？”

“我顶着经书发了誓，不能反
悔。凡是我们抢了的，认赔认罚。”

“这么多牲畜，这么多命价、
罚款，咋个赔得出来？”

“云吹跑了蓝天在，水流走了
石头在。等汉官一走，我要卓泥、
俄叠、扎沱把吃进去的连同肠肠
肚肚都给我吐出来！”

胡仁济想报复18年前与单戈
热登个人的仇怨，借机重惩重罚，
打压木汝，而木汝只能通过抢劫
来赔偿，结果是赔付越多，受损越
重，越要抢劫，由此铸成一个恶性
循环的怪圈：抢劫——赔偿——
再抢。钟秋果要胡仁济调解纠纷，
没料想，结没解开，还给搅和成一
个死结。

胡仁济回到雅卓官寨，早已
饥肠辘辘，顾不得漱洗直接到饭
堂吃晚饭。

钟秋果边吃边听汇报，胡仁
济狼吞虎咽，说话嘟嘟囔囔，含含
糊糊。钟秋果对具体的赔偿数字
听得不很清楚，也没太在意，反正
县里的事情你自己摆平就行。想
到后天要开赈灾会，便建议明天
去莫洛村视察。

胡仁济感到诧异，问：“开会
跟去莫洛村有什么关系？”

“社会学常识提醒我，必须
到 下 面 调 查 灾 情 ，开 会 才 有 发
言权。”

“那就把小赵和马龙留下，
负责催收户口登记册——见面
会上布置的任务只有雅卓和各
底完成了。”

钟秋果说：“行！”
冯扎西那天离开扎沱官寨并

未走远，一直在靠近俄叠的村寨
游转，打听桑姆的消息。昨日傍
晚，他尾随胡仁济一行来到俄叠，
今上午便在官寨门前核桃树下摆
摊。终于从守门土兵那里打听到
胡县长已发令捉拿仁清明措，要
帮扎西旺吉追回财物，便暗暗发
誓，一定要抢在办事处前面找到
仁清明措和桑姆。

在这儿没有力气是不行的。这就是他为何总是迟
到却不被解雇的原因。他就是这个厂子的力量呀。

他的那些老搭档非常会利用他的力气。只要是跟
马建宏卸货的人，都有机会偷懒。

“你可以抽一支烟。”马建宏对这位新搭档说。他看
见对方脸色发紫，像是累坏了。

可惜得不到回答。这位新搭档只顾着往板车上装货。
马建宏感觉到胸口一阵动荡，是那只鸟的翅膀在

煽动。它睡醒了。害怕被人看见他口袋里的秘密，他弯
着腰杆，下意识地紧了紧口袋。

这个动作恰好引起了新搭档的注意。他一句话不
说，放下手里的活不干了，两只眼睛鼓鼓地望着马建宏
的上衣口袋，是那种愤恨的气势汹汹的模样。等他反应
过来伸手阻止，鸟已经被提出来摔在地上。可怜的，它
的翅膀可能断掉了，瘫在地上。马建宏一把推开哑巴，
想将他搡倒，可对方动也没有动一下。

“马建宏！”
声音非常陌生。不知从哪儿传来。马建宏四处张望。

“别看了。就是我说的。你的新搭档。”
马建宏收回目光，吃惊地望着这位新同事。不见他

的嘴唇在动。那些话是怎么出来的？难道他用肚子说话？
“这里不是你逗鸟的地方。”
新同事皱紧眉毛，眼色严厉，脸皮还是青紫，汗水

止不住地从头发上滴下来。
新搭档瞪了他一眼，又瞪了那只鸟一眼，转身去干

活。他可真卖力。他是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吧。
马建宏捡起那只鸟，摸了摸它的翅膀骨头，好像没

有断，只是受了一点惊吓。他又把它放进口袋里去了。
到现在还有点迷糊，这位不苟言笑的新同事怎么有本
事看穿他的口袋。

一上午过去了。
午休的时候所有人都趴在地上睡觉。只有马建宏睁

着眼睛坐在一边。就连那位一直不肯踏出粉缸一步的老
田也睡着了，鼾声很响。这样过了半个小时，马建宏实在
听不下去，跑到粉缸那儿对着老田的脑袋拍了一巴掌。

“你干脆不要睡了吧！”他恼火地说。
老田迅速醒来，睁着一双大眼，更加恼火但不免求

情的语气：“我只有这个时候才能闭一会儿眼睛。其他
任何时候我的眼睛根本合不上。”

“为什么？”马建宏不解。
“你管那么多干啥。你为什么不睡？”老田反问。
马建宏摇头，唉声叹气说自己不敢合眼。昨晚梦见

一只老虎要吃他，这个梦就像真实发生的那样，让他对
睡眠只有恐惧。反正这几天别想睡觉，也不能睡觉。他
的双脚到现在还是软绵绵的。

老田向他投来同情的眼光并点了点头。他相信马
建宏的话。但是也找不到什么好的办法。不过他指着马
建宏的上衣口袋说，也许那玩意儿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只可惜……恐怕不那么顺利。

马建宏问他为什么和那个新搭档一样能看穿那只鸟。
老田让他闭紧嘴巴。如果不想让第四个人知道的

话。他很快摇摇头，十分惋惜的样子，说这件事已经瞒
不住，这些新来的同事并不好糊弄，他们其实早就发现
马建宏的秘密。不过他们一时半会儿没有心思管这件
事。毕竟是一只鸟，看上去又是哑的，掀不起什么风浪。
但谁知道明天他们会不会改变主意。

难道他们会和一只鸟过不去吗？马建宏说。
老田肯定地回答，如果这只鸟一开声，他们的魂都

会吓出来。作为猎户的后人，他有常人没有的敏锐和嗅
觉，知道这只鸟并不哑，人和动物的心思根本逃不过他
的观察。

马建宏弄不懂这些人为什么害怕。因为它长相奇
怪吗？

他感觉到胸口又是一阵动荡。鸟的翅膀又在抖动
了。它可能真的害怕老田。

“你最好把它藏到别处去。如果一定要带在身上，
最好离那个哑巴远一点。这儿的人都是他管着的。他们
都怕他。比害怕这只鸟还严重。你以为现在组长还有什
么说话的权力！我跟你说……”

老田话没说完，那哑巴就走了过来。谁知道他什么
时候醒的。走路不带一点响。

他只是冷冰冰地望着老田，老田就闭紧了嘴巴，脸
色灰沉沉，眼睛迷迷瞪瞪，像是进入一场大病。他歪着
脑袋靠在粉缸上，服服帖帖的模样。

马建宏看不得老田这副样子。在他的记忆中从未
见过老田服人的软相。以往即使受到老同事的取笑，他
也不是这副表情。

这位新同事上个月才招进来，据说是另一位副经理
的亲戚。不过是个亲戚，能有多大的威力？连老田这样硬
气的人也不敢吭声。马建宏想到这儿不免难过，老田躲在
粉缸里不出来，是不是想借此逃避哑巴的监视呢？

哑巴没有午睡的习惯，像是根本不需要睡眠，越是
深夜加班他的精神越好。自从进厂的那天开始，马建宏
就没有见过他哪怕打过一次盹儿。除了脸色病怏怏的，
实际上强壮如猛虎。尤其那双眼睛，瞪得人心里发毛。

好在他刚才只是到这儿看一眼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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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斯满在一个破碗里点上松光，放到三个石头支起的锅庄边拉斯白姆达身旁，接着从热在锅庄上的铜锅里，取出几个豌豆馍馍，舀了

一碗酸菜汤，都放到两张木板拼成的掌盘里，双腿并拢斜坐到拉斯白姆达身边。她取起一个豌豆馍馍递给拉斯白姆达，但拉斯白姆达却置

若罔闻，浑然不觉，一直保持着盘腿、垂肩、低首、无语的姿态。她感觉拉斯白姆达今天特别地反常，往常回家，不管他多累多疲惫，他都抢

着帮她做饭做家事，向她讲述一天的活路，以至于她都成了大半个银匠了。他俩结婚虽不过五天半，但头箍的打制流程，一对耳环所需材

料，一件酒壶的比例，甚至银与铜的火候、淬火时间等等，她已完全烂熟于心了。而今天，他可是怎么了。

——《嘉绒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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